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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迅昭在交通總部負責設計交通標誌、路標及道路行駛手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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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永遠是最美的

谷迅昭 1952年入伍 

受訪日期及地點：2010年3月31日於沙田大會堂

我在1931年5月20日出生於威海衞谷家疃，父親谷源澤是
西餐廚師，以前在威海的飯店、酒樓和大戶人家中工作。我
的母親是徐家疃人，雖然紮腳，但個子很高，所以我們兄弟姊
妹，包括我的子女都一樣很高。我的父母親都是勤勞僕實、安
分守己的人，相處得很融洽，當年我們家在谷家疃名聲很好。

我五歲就到文泉小學唸書，在家鄉的童年生活是我人生的
黃金時代。威海自從民國以來，各方面都很先進，文泉小學也
是走在時代尖端的學校。威海「內無大江大河，外無客水入
境」，所以水很珍貴。我們谷家疃八百多戶，只有四口水井，
洗鍋、洗衣服用過的髒水還要拿去澆花澆樹。我放學回家，就
去幫家裏挑水，雖然辛苦，但是路上可以抓蚱蜢，也很有趣。

日本侵華被迫逃往上海

可惜小學唸了幾年，日本人就來了，文泉小學變成了日本
小學，我們全校學生被趕到天后宮去。我爸爸不肯服務日本軍
頭，所以就回家不做了。日本人威脅谷家疃裏的人，要父親繼
續工作，父親沒辦法就回去了。為什麼他願意替英國人工作而
不替日本人工作？爸爸告訴我，英國人很尊重廚師，每次請完
客，總要讓他在廚房門口等着，然後客人一一過來跟他握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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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日本人很野蠻，不准吵鬧，只准悄悄地說話，所以很討厭
他們。父親心裏不好受，就有離開的想法。

我哥哥當時在上海工作，時常來信勸父母帶全家到上海避
難。本來父母都捨不得家鄉，對上海的印象不好，只知道是燈
紅酒綠、十里洋場的地方，不適合年輕人居住。我讀五年級
時，他們終於決定離開威海，反正日本遲早會投降，到時候我
們再回來。我們先坐「大排子」 1  到煙台，轉乘遠航的大船。
出發時，我和妹妹站在甲板上，我從沒看過那麼漂亮的威海。
我二姐嫁到劉公島，我常常坐船去，但從來沒有回看威海衞是
什麼樣子。這樣一看，威海衞這麼漂亮，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我一直站着，直到看不見威海的影子才進船艙。

上船後，大人很擔心遇到美國潛艇。當時中國的海岸線幾
乎全被美國封鎖，遇見兵船就放魚雷。現在的商船什麼顏色都
有，但那時日本的商船跟兵船一樣都是灰色的，是掩護色，令
人難以分辨。走到青島嶗山時，忽然有船員喊「Submar ine ! 

Submarine!  趕快回艙！封艙！」幸好只是虛驚一場。那條商
船叫「樂山丸」，第二次從上海回程時，真的被submarine放
魚雷打沉了。

我到上海後繼續讀書，上課時每一個字都是用上海發音。
我不知道上海話跟我們的話完全不同，經過足足半年，我才能
跟他們交流。抗戰是艱難時期，吃的用的什麼都沒有，我有個
朋友在仁濟醫院工作，經他介紹，我每逢暑假都去做暑期工。
當時正值盟軍反攻，美國的飛機時常轟炸上海。日本政府機關
的樓上都有高射炮，但是高射炮怎麼打也沒效果。有一次有個
炸彈落下來，我捂着耳朵，光聽見「轟」的一聲。過一會兒往
外一看，四面八方的人，身上有血的、沒血的，都灰頭土臉朝
醫院跑過來。

1	 捕漁載貨兩用的機動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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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醫院化驗間管顯微鏡，給化驗師數白血球。醫院裏的
醫生護士都很喜歡我，因為我眼明手快，又時常替他們當跑
腿。那裏有個和善的日本女護士長，有一次我忽然看見她穿旗
袍，後來才明白，她是怕盟軍進了上海，會被當地人打，所以
飛機一來轟炸，她就改穿旗袍裝成中國人，方便隨時走難。

有一天，護士長忽然過來叫我到大堂。到了大堂，日本醫
生、院長都在場，前面有個喇叭，說着說着，他們低下頭哭
起來。忽然有聽得懂日本話的中國人說：「哎呀！日本人投降
啦！」日本人投降了？當場我也哭了，他們是傷心地哭，我是
興奮地哭！以後不用再擔驚受怕，而日本人就倒霉了。中國人
聰明反應快，鞭炮很快劈里啪啦響個不停，街上的人到處都很
開心了，我開心得四處跑來跑去，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情景。

恢復和平後，上海又是另一番景象了。當時我多讀一年
書，視野和思維不同了，開始留意時事、政治。當時有很多美
國人來到上海，看見中國女孩子又摟又親，雖然那是他們的一
種慶祝方式和表示禮貌的做法，但我看不慣，覺得不成體統。

來接收上海的國民黨軍隊有好的，但也有些雜牌軍，他們
會歧視市民和警察。警察是原本幫日本人當警察的中國人，職
責就是維持秩序，算不上是漢奸。然而當軍隊犯罪，警察去調
查時，他們開口就大罵，說自己抗戰八年，警察想管也管不了
他們。當時經常有這種小衝突，報紙常有報道。

年輕人開始不滿腐敗的國民黨，對中共產生好感。當時國
民黨也會發佈共產黨的負面新聞，因此上海市民很矛盾，既討
厭國民黨，但對共產黨也有點害怕。後來內戰愈打愈厲害，在
街上人少的地方，軍隊動不動就強拉民夫為他們做各種雜務。
晚上戲院外邊有機關槍在等候，電影完場就抓壯丁，他們不要

女人、小孩，只要男士。

一  谷迅昭  警隊生涯 5

© 2018 香港城市大學 © 2018 香港城市大學



才剛學會上海話，又要學廣東話了

我有個堂哥在船上工作，每次到上海都會來我們家，有一
次，他向母親提議讓我跟他上船逃難。當時我的哥哥姐姐有些
已經在香港，母親本來不捨得我走，但只能改變主意。我當時
不想走，船一到福州，我就去投靠我的姐姐。雖然她也一直不
想我走，但等了不到一個月，共產黨過江，將要解放全中國。
所以在1949年，我就坐船到香港。

哥哥姐姐都到了香港避難，他們很歡迎我來香港，不管到
誰家都可隨便吃，還給我零用錢。我只是個18歲的青年，又
不懂廣東話，可以做什麼呢？當時，我在想自己為什麼這麼倒
霉，才剛學會了上海話，現在又要學廣東話了。在上海讀書的
時候，我最喜歡畫畫。有一次看報紙看見中華青年會招美術生
學畫廣告，說畢業後會有工作介紹，因此吸引了我，後來才知
道那是騙人的。當時全香港有很多人失業，緊接着又來了難民
潮，哪有那麼多工作，所以我就不去白交學費了。

我姐夫的朋友開了家飯店，製作蛋糕和糖果，邀請我到他
廠裏工作。一個多月後，我感覺挺悶的，而且那時當學徒沒有
師傅教，只能自己偷師，有時候人家還覺得你礙事，所以我就
辭職了。後來我找了份行船的工作，風平浪靜時還好，但碰上
大風大浪便很危險。工作不到一年，那艘船要大維修，我就趁
機辭職。當時會幾句英文的人，都到兵船上做買賣，收入挺好
的。姐夫有空也會做這些買賣，從船上下來，他就讓我畫畫，
再拿去賣給外國人，但我不喜歡這種生活，最後還是決定去考
警察。

當時香港失業問題十分嚴重，但威海人可以投考威海衞警
察，這工作是專門留給我們的。有這麼好的機會，我卻等了三
年才去考，關鍵是家人都覺得我只是暫時避難，沒有把香港當
成一個永久居留地。

我家的老一輩都經歷過亂世，憑過去的經驗，認為打完
仗就能回去。我的哥哥姐姐也是這樣想，所以沒人贊成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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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我母親對穿制服的人印象最差，以前的軍閥、漢奸都穿
着「老虎皮」，叉着腰裝模作樣、張牙舞爪的去嚇唬市民，所
以她極力反對自己的兒子當警察。

最初我也不樂意當警察，我太留戀家鄉了，總想回去。我
在上海看見國民黨的所作所為，雖然他們的宣傳也令我害怕
共產黨，但我仍然對共產黨抱有希望，所以打算在香港等待機
會，不想去當警察，後來看到內地總是在爭鬥，就很失望。當
時有人勸我移民，我更不願意，我對國家、對民族有一份自  
尊心。

吸引我當警察的主要原因是同鄉。我從小就離開故鄉，到
上海住了六年多還要繼續往南跑。離開家鄉愈來愈遠，心裏愈
覺委屈，每逢遇見同鄉都倍覺親切。來到香港後，看見很多年
輕的威海人當警察，我也想擠進同鄉的圈子。雖然所有家人都
反對，我還是偷偷跑去考，打算考上再決定。筆試那關，三十
多人當中，大概只有十人通過；到身體檢查那天，一百多人只
取錄六人。

多一門手藝，多一條出路

1952年8月，我進入學堂，展開警察生涯。我進學堂後很開
心，大家都是年輕人。我們雖然叫威海衞警察，但也有很多外
鄉人，山東西府、青島、東北，甚至還有上海人和廣東人，都
是冒充威海人考進來。我從小接觸外界，沒有排外心理，只要
是北方人，甚至是上海人，我都當他們是同鄉，所以跟大家相
處融洽。

威海人一般長得高大，做事忠實，英國人把威海人當成御
林軍，比廣東人矜貴，因此在警校裏，我們受訓的科目比本地
警察多，特別辛苦。當年的儀仗隊全是威海衞警察，我們一定
要學操長槍。在靶場上也是一樣，我們比本地警察多練一款輕
機槍。其實用機槍的機會很少，但英國人都希望我們會使用，
每次操完槍，我兩手都會震，連端飯碗都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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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歸辛苦，我們沒有白白付出。我們山東威海衞警察至
少在警容警貌上，是香港警察裏面最好的。儀仗隊都由我們擔
當，橫直成行，非常整齊。巡邏時腰板挺直，靴帽整齊，皮鞋
鋥光瓦亮，對市民和遊客很友善，但又不失威嚴。

1953年畢業後，我被分派到港島交通部。當時香港的交通
警察百分之百是山東人，衝鋒隊、山頂和總督府也都是清一色
的威海衞警察。

初到交通部時很不習慣，要穿上全套警服，配好裝備就出
去指揮交通。當時指揮交通一天兩崗，每崗三小時，十分疲
累。一年後，我被調到港島衝鋒隊，跟隊員們坐衝鋒車四出巡
邏。一旦發生事故，我們要最先到現場處理，往往都是上吊、
打架、搶劫等，好的事不會找警察。

剛過了一年，我又被調回港島交通部。指揮交通要風吹雨
打、日曬雨淋，當時我有點灰心，有辭職的念頭。有一天，長
官問我們誰會畫素描草圖。當時我第一個就走出來。主管讓
我坐到一張桌子後面，出了題目，我很快就畫好了。他拿去一
看，說：「好！這個位置以後就是你的。」我的工作崗位屬庶
務科，由一位庶務警長主理，專責支援交通行動組的所需，例
如畫圖、寫臨時改道用的交通指示牌等。

最初我不用畫太複雜的東西，大多是碰上改道時，畫個臨
時交通告示牌而已。我閒時無聊就自己找事做，當時跑馬日和
足球比賽日會有交通管制，每個跑馬日都水泄不通，交通壓力
很大。我就畫了張馬場的圖，又做了一個模型，到跑馬日時，
哪個地方需要擺交通告示牌就一目了然。最初主管見我做模型
時，很好奇我在做什麼，後來聽我解釋，就連番稱讚這是好主
意，還着人去把跑馬地的大廈拍照，我再對照相片用卡紙畫出
來，做成地標放進去，令模型更完善。香港另外一個主要交通
管制點是大球場，當時香港足球很狂熱，開場散場人山人海，
我也做了個模型，實用效果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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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警察像是工作機器，只跟隨上司命令，很少主動想
辦法做事，上下級之間也缺乏互動交流。做了這幾件事後，主
管覺得我有點能力，也很有主意，各方面都讚賞有加。後來他
又叫我幫忙籌備交通展覽會，在會場上佈置微型馬路，繪圖教
行人和車輛如何過馬路，還組織宣傳隊到學校宣傳，領着學生
去示範。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這都是些簡單容易的事，但那時行人
走路都沒規矩，車輛雖有規矩，但也不完全遵守。特別是1950

年代，外來人口激增導致交通事故數字直線飆升，所以有必要
舉行展覽會宣傳。每到要開展覽會時，主管任由我自由發揮，
我就不斷畫。雖然工作量很大，但我那時候年輕有精力、有興
趣，毫不畏縮。

谷迅昭（右一）在交通展覽會上展示模型，宣傳遵守交通規則，攝於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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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香港第一條斑馬線選址

二次世界大戰過後，香港政府忙於穩定社會秩序，因警力
不足，導致馬路上的車輛非常混亂，至1950年代還未恢復正
常。有一天，我站在馬路中間指揮交通時，覺得路上行駛中的
車輛的車牌五花八門，一般人很難認清號碼。我工作時跟主
管談及這事，他很有興趣，我便趁機說出「統一標準車牌」這
個想法。他聽後說：「好，你把計劃寫出來。」他強調要依據
歐洲、英國及其各殖民地的準則和條例編寫。我抱着興奮的心
情，很快就完成工作，由主管轉遞到警察總部，主管非常讚賞
我。

香港第一條斑馬線的選址，我也有份參與。斑馬線最初在
英國出現，後來政府想把它引進香港，但是放到什麼地方，就
需要仔細研究。我對香港島比較熟悉，中環雖然交通繁忙，但
每個繁忙的十字路口都有人指揮，所以沒有合適的地方。接下

谷迅昭（左二）和兩位女警身穿便裝，為市民示範怎樣使用斑馬線過馬路，
攝於195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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